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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新华

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漯河近郊
的一个小村庄。村西头紧挨京广铁
路，火车的汽笛声就像童年的背景
音乐，悠扬而绵长。

30 年前的村庄，都是低矮的草
房、瓦房，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
着榆树、桐树，还有能给我们这些
小孩子解馋的枣树、柿子树、无花
果树。这些果树可是我们暑假的念
想，哪棵树上的枣红得多，哪个无
花果可以吃了，小小的心里清楚得
很。

午后，趁着大人还在午睡，我
和弟弟还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溜出
家门。正午的太阳明晃晃的，小狗
吐着舌头，知了不知疲倦地叫，整
个村子静悄悄的。我们结伴来到前
街李爷爷家灶屋后，开始小声商量
着，怎样才能吃到树上水灵灵的

枣。他们家的灶屋是围着
这棵枣树盖的，树干穿过
瓦房，像是给房子撑了把
伞。同来的小勇出了个主
意：“用小砖头砸吧，顺
着 房 顶 刚 好 可 以 落 下

来。”这个点子不错，四五个小伙伴
开始找砖头块、小石块朝树上投去，
青里透红的大枣蹦蹦跳跳从树上落到
屋顶又滚落下来。我们几个人兴奋得
哇哇叫，赶紧捡起装到裤兜里。突
然，“咣”的一声，应该是砸到了李
爷爷家的铁锅，地上的枣还没捡
完 ，就听到李爷爷的声音：“谁家的
小孩，把我家的锅砸坏了，看我不打
断他的腿。”我们吓得捂着口袋一溜
烟跑到村东头的小树林，一屁股坐在
地上，东张西望后，才开始品尝酸里
带甜的大枣。

1010 岁那年岁那年，，是是 19871987 年年，，村西头村西头

的铁路要增加一道铁轨的铁路要增加一道铁轨，，村里住进了村里住进了
一大帮修铁路的工人，村里人叫他们
大修队，他们在村委会院里建了宿
舍、餐厅，大修队还有一台大彩电，
一到晚上都会在餐厅打开，谁都可以
去看。那时大彩电还是稀罕物，《红
楼梦》正在热播，每天晚上去大修队
餐厅看《红楼梦》成了一件顶重要的
事。记得妈妈傍晚从地里干活回来，
麻利地做好饭，招呼我们姐弟仨吃
完，就会催着我说：“小华，帮弟弟
搬个小凳子，《红楼梦》快开始了。”
跟着妈妈到大修队餐厅，人已经坐得
满满的了。找个地方坐下，便目不转
睛地盯着电视，沉浸在《红楼梦》中
了。这个场景成了童年记忆里无法忘
却的部分，那时的妈妈好年轻，夏夜
的星星真亮。

那时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网
络，可那时真开心呀。记得有一天傍
晚，和小伙伴玩捉迷藏，藏在麦垛
后，竟困得睡着了。天黑了还不见我
回家，妈妈发动很多人找我。找到
后，妈妈又气又喜，拉着迷迷糊糊的
我我，，一路碎碎念往家赶一路碎碎念往家赶。。时光啊时光啊！！如如
果你能停驻果你能停驻，，如果能一直让妈妈牵着如果能一直让妈妈牵着
手手，，不长大不长大，，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偷
枣

□萍水相逢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最美好的记忆要数夏天了。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家的一
只大山羊突然死了，父亲把它的
皮剥下来钉到墙上晒干，说是可
以当席用，于是，就成了我的专
用品。

盛夏来了，天气闷热，地里
的农活也不是太忙了，大人们的
闲暇时间也多了起来。每天午
后，他们并不急于下地，而是聚
集在门外的大树荫下，一边摇着
硕大的芭蕉扇，一边天南海北地
说些什么，直到太阳偏西，才各
自离去，留下一层厚厚的烟灰。

每逢这个时候，我便拉着那
张硕大的羊皮铺在他们的旁边，

一边自顾自地玩着，一边听他们
说话。大人们的话我听不全懂，
他们一会儿说今年的收成比去年
好几分，一会儿又说腊月初一古
刹大会上那个唱花脸的如何棒，
云里雾里捞不着边。然而，我喜
欢听。其中，有一位大叔说的话
我记得最清楚。他说，以后农民
种庄稼再也不用牛来犁地了，而
是要用一种机器，也就是铁牛。
这种铁牛不吃草也不喂料，只用
油，劲儿可大啦，一天能犁几十
亩地哩！他的话震惊了许多人，
可是，谁也不怀疑，因为他是从
外面回来的，见过大世面。他还
说，以后晚上再也不用点油灯
了，要用电灯，那电灯很亮，不
怕风吹，一盏灯就能照亮半个
庄。当时，我就好奇，那电灯到

底什么样？是不是像故事里说的
“夜明珠”一样？怪不得曾经听到
有人这样传诵 “电灯电话，洋犁
子洋耙，犁地不用牛，只用剪发
头”，我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到了晚上，则是另一番景
象。大人们像约好了似的，早早
地便吃过晚饭，来到村头的一根
电线杆旁。当然，我也在其中，
仍然拉着那张大羊皮。这是一道
从县城通往乡村的电话线，离地
面不高，也就两三米的样子。只
见一位大哥哥把一个不大的方匣
子放在地上，从里边拉出两根
线，一根钩在上面的某一根电线
上，一根扎在地下，立马那方匣
子就发出了声音。是戏！我惊奇
极了，那匣子为什么会唱戏？是
不是里边有人？围着匣子看了半

天也没看出什么，于是，挺纳闷
地回到我的羊皮席子上。大人们
倒是听得入了迷，静静的，谁也
不吭气。仰望着深不见底的夜
空，无数星星眨着狡黠的眼睛，
似是窥探着人们心中的秘密，也
像是嘲笑我本不该和这些大人们
在一起。来去无踪的微风轻轻地
吹着，周边的地里不时传来蟋蟀
声，偶尔一只萤火虫飞过，划出
一道黄色的光。大人们似乎很陶
醉，时不时蹦出几句“常香玉”

“拷红”什么的，反正我也听不
懂。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
地被姐姐拉了起来，睁眼看时，
大人们已经快走完了，夜，已深
了。身上感觉有点凉，那风，还
在吹。

铺着羊皮过夏天铺着羊皮过夏天

□林苑百合

儿时暑假，我和小伙伴们早上睡到
自然醒，爸爸妈妈早已下地干活。吃了
妈盖在锅里的饭，开始呼朋引伴去捉鱼
虾。每人手里都掂个铁皮小桶或罐头
瓶，路上追逐打闹自不必说，不一会儿
就来到离家三四里地的“老河湾”。这里
是几条河沟的纵横交汇处，水草丰美，
是鱼虾们的天堂。

我们先找个小一点的水坑，四周用
乌黑的淤泥和着水草圈起来，我们称之
为“垒堰”。之后小伙伴们开始用两只小
手往外撩水，“堰”里的水一点一点减
少，等到“堰”里剩下很少水的时候，
我们就光着小脚丫在水里来回走动。水
变得很浑浊，小鱼小虾在浑浊的水里只
有张嘴喘气儿的份了。这也许就是“浑
水摸鱼”的来历吧！大显身手的时候来
了，我们两只小手麻利地一拢，就是一
条小鱼或小虾。看着自己小桶里不断增
多的收获，我们满心欢喜。

忽然“堰”里泛起一个大的涟漪，
我们判断肯定有条大鱼！鱼在水里劲头
十足，我们赤手空拳难以捕捉到。于是
再次把“堰”里的水用小桶一点一点地
舀干，终于“水穷鱼见”，一条足有三斤
左右的黑鱼 （我们称之为火头鱼） 在淤
泥里打着挺，被红玲姐麻利地捉住，它
不断挣扎，还甩了红玲姐一脸黑泥。我
们的小桶自然盛不下的，要民在岸边的

柳树上折了一根柳条，真正是“蒲筐包
蟹，竹笼装虾，柳条穿鲤。”

当我们正沉浸在捉到大鱼的喜悦中
时，黑泥里爬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
们不敢靠近，等到它爬上岸，我们发现
是一只甲鱼，拿到清水里一洗，有小盆
那样大！用藤条拴住腿，满载而归。在
落日的余晖中，在河畔的金柳下，一群
孩子嬉戏打闹，个个都是小泥猴。

晚餐很丰盛，炸好的虾、金黄的小
鱼，让我们垂涎欲滴。母亲开心地看着
我们吃，最后我们连小手都舔得干干净
净。那只大甲鱼被有威望的聚财大爷看
到，对我们说：“千年王八万年龟，长这
么大不容易，大河嘴 （两河交汇处） 才
是它的家，明天你们把它放了吧！”

第二天我和小伙伴们起了个大早，
跑了有五六里地，来到水流湍急的大河
嘴，把那只甲鱼放了下去。把它放入水
中的那一刻，它还扭着脖子看我们，也
许是向我们告别，也许是感激。

那时候的暑假没有暑假作业，也没
有五花八门的复习资料，更没有遍地开
花的补习班、兴趣班、特长班，家家户
户的孩子都是“散养”的。孩子们个个
都是“浪里白条”，几乎没有家长担心孩
子会溺水，孩子会被拐骗。

现在的孩子被“圈养”起来，被禁
锢在钢筋水泥浇筑的房子里，这兴趣
班，那特长班，弄得大人小孩都疲惫不
堪。

真心地希望孩子们能够身心都回归
自然，有个快乐的童年！

浑水摸鱼

童年的夏天，天瓦蓝瓦蓝的，虫儿的鸣唱随着酷热的空气传向每个
角落。放了暑假，不用去补习班、兴趣班，也没有空调、iPad和手机，
物质比现在贫乏，但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那样无忧无虑，那样天真
烂漫。让我们跟随几位作者的追忆，感受久违了的童年夏天。


